
概念论与概率论：从笛卡尔说起

叶秀山（ＹＥＸｉｕｓｈａｎ）

　　摘要：笛卡尔通过 “我思故我在”展开对经验命题的怀疑，由此开

创了理性主义传统，其中体现了 “概念论”与 “概率论／可能性论”的关

系。“概念论”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对事物的 “质”进行认识和思辨，而

“概率论”则关乎现实世界可能性，对事物的 “量”和 “几率”进行计

算。笛卡尔通过掌控着世界可能性的 “神”来保证经验概念的可靠性，

并通过广延等几何学—数学观念建构其概念体系，体现了他的 “概念论”

中蕴含着 “概率论”，并且 “概率论”支撑着 “概念论”。“概念论”与

“概率论”作为哲学超越的两种方式同样影响深远。欧洲的哲学传统一方

面通过 “概念论”建构了思辨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通过 “概率论”发

展经验科学，拓宽了人们对作为本体的生活世界的认识。

关键词：我思故我在；概念论；概率论；笛卡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ｍ”：
ａＤｉｓ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ｇｉｔｏ，ｅｒｇｏｓｕｍ”，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ｓｈｏｗｓｈｉｓｄｏｕｂｔｓ

 叶秀山，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ＹｅＸｉｕｓｈａｎ，Ｄｉｓ

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８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ａｂｏｕｔｂｅｌｉｅｆ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ｉ

ｌｉｓｍ”Ｗｈｉｌ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ｍ”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ｓａｎｄ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ｌｏｇｉｃ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ｓ，“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ｍ”ｃｏｎ

ｃｅｒｎｓ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ｓ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ｓＦｏｒ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Ｇｏｄ”，ｗｈｏｈａｓ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ｖｅｒ

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ｎ

ｃｅｐｔ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ｈｅｕｓｅｓ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ｌｉｋｅ“ｅｘ

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ｈ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ｉｎ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ｍ”ｉｍｐｌｉｅｓ“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ｍ”，ａｎｄｉｓｉｎｔｕｒ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ｍ”Ａｓｔｗｏｗａｙｓ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ｅｐ

ｔｕ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ｍ”ｈａｖｅ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ｏｎｅ

ｈ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ｍ”；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ｉ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ｅｍｐｉｒｉ

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ｂｒｏａｄｅｎｓｏｕ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ｒｏｂａｂｉ

ｌ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ｇｉｔｏｅｒｇｏｓｕｍ；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ｍ；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ｍ；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单就法国哲学发展来说，我们这里的阐述把时间颠倒了。但就哲学思

路来说，我们先把经验主义思路整理出来，然后重新开始整理另一条思

路，这也有方便之处：笛卡尔正是和英国培根不同的另一条思路；不过，

我们马上就要来研究，笛卡尔固然与培根的出发点、立足点皆 “异”，但

在哲学精神上，也还有一致的地方。这种 “哲学的精神”，深深植根于

“欧洲”这个大的 “精神文明”圈子里。所以尽管按传统哲学史的说法，

有 “经验主义”和 “理性主义”的 “对立”，但在这种 “对立”的 “背

面”，有着一个 “同一”的 “根基”，这就是为 “探索” “认识对象”的

“可理解性”、“规律性”而作出努力。在这个 “大方向”下，培根走的是

从 “感觉经验”到 “理性理智”的 “向上”的路，而笛卡尔走的是从

“理性理智”到 “感觉物体”的 “向下”的路。两条道路上都会遇到 “困

难”，因为 “道路”“方向”不同，遇到的 “困难”也有所不同。他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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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各自的 “困难”，想出了各自的 “方法”，丰富了欧洲的 “哲学”

“园地”。然而 “向上”和 “向下”的 “路”毕竟是 “同一条路”，即使

是一条 “笔直”的路，他们也有 “瞬间”的 “相交”；如果是一些 “圆

圈”，则 “相交”就会是相当 “频繁”的。

Ⅰ从“感觉的挑战”到对“感觉”的“怀疑”

笛卡尔的哲学从 “怀疑”开始，却不 “止于—终于” “怀疑”，所以

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怀疑论者，而是以 “怀疑”作为准备扬弃的 “过

程”，引导到 “不疑”。笛卡尔哲学旨在 “建构”一个 “不可怀疑”的

“世界”，这个被 “建成”的 “世界”是一个 “思想体系”，而这个 “思想

体系”因其具有 “必然性”而 “无可怀疑”。

于是，在笛卡尔的 “思想体系”中，没有 “偶然性”的位置，也就是

没有 “感觉经验”的位置，它们被 “悬搁”了起来 “存疑”；但由于笛卡

尔的这种 “悬搁—存疑”对于 “感觉经验” “保留”了另一种 “理性主

义”的 “思路”，有 “悬搁”而 “开放”给 “另一类型”的 “科学”。

当其时也，笛卡尔这种 “存疑”的态度，实际上 “颠覆”了一个

“传统”，否定了欧洲从 “文艺复兴”以来把 “感觉经验”作为 “思想”

的出发点的传统。这个传统，在英国培根那里已有很好的 “总结”，培根

将 “思想—概念”“建立”在 “感觉经验”之 “概括—综合”基础上，发

展成为 “经验科学”的 “哲学”思路。

这条 “经验”的路线，笛卡尔认为是 “不可靠”的，因为通过 “感

觉经验”“给予”的 “材料”是 “不稳定的”，“存在”与 “不存在”只

是 “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 “感觉经验”的 “稳定性”只是 “刹那

间”的事，“感觉经验”不可能提供 “稳定”的 “材料”，用这种 “材料”

“建构”起来的 “知识”，因其处于 “存在—不存在”的实际 “矛盾”中，

就 “思想”来说，则又处于 “是—非”之 “二律背反”中，“知识—概念

—判断”“自己” “毁灭” “自己”。“今日之非，昨日之是”，反之亦然。

于是，“时间”原是 “存在”的形式，如今却成为 “消解”的力量，遂使

“空间”中 “存放”之 “物”，也成为 “瞬息万变”难以 “捕捉”，“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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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发出 “如今安在哉”之感叹。

“哲学”要追问的正是这 “安在”的问题。“世间万物” “在”哪里？

“世间万物”并不 “在”“感觉经验”里，“感觉经验”里的 “万事万物”

皆 “空 （无）”，唯有 “思—思想—思维—理性”有不受 “时空” “限制”

的可能性，而不被 “时间” “吞噬—湮灭”；在这个意义上，“感觉经验”

不能 “拒斥”“怀疑”，只有 “思—理性”有 “理由”、有 “权利”“不接

受” “怀疑”。 “思—理性”之所以有这种 “特权”，乃在于它 “自身”

“独立”，“无需”“外在—他者”的 “支持”，“自成一体”。此处之 “体”

是为 “体统”，而非 “物体—事体”，故中文为 “本体”，又为 “实体”。

当然，笛卡尔把 “感觉经验”的 “事物”也叫做 “实体”，是与 “思想—

理性”相对立的 “实体”，所以笛卡尔也被称作 “二元论者”。但在某种

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世间 “万物”— “感觉经验”之 “事物”既然

没有 “坚实”的 “基础”，则我们或可把它们叫做 “空体”。

这样，笛卡尔的 “怀疑论”之宗旨，也可以说是 “破空体”而 “立

实体—立本体”。

我们也可以说， “我思故我在”那个 “故”并不像黑格尔说的不是

“推论”的词汇，这个命题仍然可以理解为一个 “蕴含式三段论”。 “思”

已经 “蕴含”了 “在”，这在安瑟伦的 “神存在”之 “本体论论证”中已

经被运用了：“神”为 “全”，则必然 “蕴含”了 “存在”，故 “神”“必

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这个命题并未脱离这个理路；但是黑

格尔之所以把这个命题不作为 “推论”看，乃在于这个 “蕴含”不同于

一般 “三段论”，是因为在 “前提”中 “蕴含”的是一个 “否定”，“在”

是 “思”的 “否定”，因而 “前提”是 “能动”的，向 “自己”相反方

向 “转化”，“思”自己 “否定”“自己”，成为 “存在”，这个辩证过程，

笛卡尔是没有的。

Ⅱ“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的 “怀疑论”“落实”到 “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上，对此欧

洲学者有众多的研究，这里想侧重强调的是，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把重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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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经验”“转移”到 “思想—理性”上来，建立了一个 “理性主义”

的哲学体系；但是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即强调了 “存在”的哲学意义，

将重心从 “感觉经验”意义上之 “存在”“转移”到 “理性—思想”意义

上的 “存在”来，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在近代也是 “本体论”的 “重

建者”。

如何理解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多有争议，笛

卡尔自己阐述的意思是接着他的 “怀疑论”来说的，他指出，你可以 “怀

疑”一切，但 “你在怀疑”则不容 “怀疑”，否则你就 “自相矛盾”，你

的 “怀疑”就会 “自行消解”；这个 “论证”固然有相当的力度，但毕竟

还只是一个 “反证”，而 “正面—积极”的意思还需要进一步的阐述。

在后来德国古典哲学视角中，笛卡尔这句话的正面意义受到了批评。

康德认为 “思维”和 “存在”是不同的领域，不能互相 “推论”，因而不

可以用 “思维”来 “证明” “存在”。就康德的严格的 “批判—批审”精

神来说，从 “理性 （领域）”的确不能 “直接” “推断” “感性 （领域）”

的 “事情”，他的 “知识论”是要把两个 “不同” “领域” “结合—综合”

起来，否则 “思想”就是 “空洞”的， “感觉”也是 “盲目”的。问题

是，笛卡尔这个命题中的 “存在”，并不一定就按 “单纯”的 “感性存在

者”来理解，它也可以是一种 “理性的存在者”，也就是说，它不一定就

是 “被感觉”的 “存在者”，也可以是 “被理解”的 “存在者”，而且可

以是 “理解—思维”的 “主体”——— “我”。“我”不仅是一个 “能感觉

者”，而且是一个 “能思想者”，“思”“必”“有”一个 “能思者”“在”。

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 “存在”“必然”具有 “同一性”，而不仅仅是

两个 “相异者”的 “结合—综合”，“思”与 “在”“原本”为 “一”。这

是康德以后，欧洲古典哲学从费希特开始所走的一条思路，而这条思路，

笛卡尔有开启之功。

这是一条 “本体 （论）”的思路，而康德之所以批评笛卡尔 “我思故

我在”的命题，也正在于他的 “知识论”只 “限于” “现象界”，“本体”

是 “不可知”的。康德无意将他的 “知识论” “扩展”到 “本体 （界）”

去，但他又有意识地为 “本体”问题 “留有余地”，这个 “余地”被黑格

尔 “占领”了去，因而黑格尔虽肯定了康德的批评，“存在”的确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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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思维” “推论”出来，但笛卡尔从 “思维”来 “证明” “存在”的

“思路”则是应该推崇的。这个 “证明”，不仅仅是单纯 “形式逻辑”的

“推理”，而是 “辩证”的 “发展”： “我思”原本 “蕴含”着 “我在”，

“（我）在”是 “（我）思”的 “否定”，也是 “（我）思 ”的 “开显”。

在这个意义上， “我思故我在”也可以说是一个 “证明”的 “推理”命

题，只是不仅是 “形式”的、“逻辑”的 “推论”，而且是 “辩证的”“发

展”，由 “思”到 “在”的 “推进—发展”。

从这个角度出发，黑格尔也从与康德不同的方面对笛卡尔 “我思故我

在”提出了批评：笛卡尔这个命题只 “限于” “我”， “思”和 “在”皆

“归于”“我”，“思维与存在同一性” “归结”为 “我”；这种 “同一性”

只是 “抽象”的，“抽象”的 “思”— “抽象”的 “在”“同一”于 “抽

象”的 “我”。

就这一方面来看，笛卡尔不很容易避开黑格尔的批评的锋芒。他在奠

定了 “我思故我在”这一理性主义哲学基础之后，所致力的工作重点，不

在 “建构”“哲学” “本体论”，而在 “经验科学”的 “形式”方面，对

于 “几何学”和 “数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些 “形式科学”是为

将 “混乱”的 “感觉经验世界”“转化”为 “合规律—合理的”即 “可以

理解”的 “世界”。笛卡尔以 “我思故我在”奠定了 “理性主义”基础

后，他的眼睛注视着被他 “怀疑”的 “感觉世界”。

Ⅲ“保持”就是“创造”

笛卡尔这层意思被后人注意得较少，黑格尔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思想，

世间 “万物”之所以可以 “持续” “存在”，是因为 “神”在 “持续不断

地”“创造”它们；否则一切都是 “刹那—转瞬”间的 “过眼烟云”，人

们就不可能 “获得”关于 “它们”的 “可靠”的 “知识”。

这个思路当然和笛卡尔 “疑”与 “不疑”的原则划分密切相关的。

笛卡尔为 “现象”的、“自然”的 “知识”给出了一项 “保证”：因为有

“神”“在”“不断创造”，“万物”得以 “持续存在”，从而成为 “知识”

的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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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 “承诺”之所以重要，在于它 “保障”了人们有 “建构”“经验

概念”的可能性，使这种 “概念”有一个 “稳固”的 “现实” “对象”，

也使这种 “概念”有 “被检验”的 “客观基础”。

笛卡尔 “提出”的这个 “承诺”当然有多方面的意义。“神”在笛卡

尔哲学里是一个 “绝对必然”的 “存在”，关于 “神”的 “观念—思想”

“绝对”“蕴含”着 “存在”，或者是 “蕴含”着 “一切”的 “存在者”。

因为 “神”是 “创世者”，“神”“创造”“世间”一切 “存在”，“绝对”

“创造”了 “相对”，而 “相对”意味着 “变化”，“世间万物”皆 “变”；

我们 “认知”这些 “相对”的 “事物”，也包括了 “认识—把握”它们

“变化”的 “方式”，“事物”的 “存在方式”，也就是 “变化方式”；“变

化”得越 “快”， “把握”起来就愈加困难。而 “快—慢”是个 “速度”

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速度”、“变化”和 “存在”具有 “同一性”。

笛卡尔说，一切 “事物”都有 “广延”，通常理解为一切事物都

“在”“空间”中，“时间—空间”被大洋彼岸的牛顿定义为 “绝对”的，

“运动—速度”都在 “其间”测量；笛卡尔的 “广延”当然也有这层意

思，但是他的 “广延”本身就有 “扩展—延续”的意思在内，应该说，他

的时空观和牛顿的并不完全相同。就这一层意思来说，或许 ２０世纪法国

“后现代”的德里达用的 “延异”这个概念就更值得注意了，只是有了这

层 “延续”关系，“延异”就不很 “后现代”，而是又 “现代”的了。

笛卡尔这个 “广延”观念与牛顿的 “空间”观念的 “异”又可以是

带有根本性的，“事物”的 “存在”并不 “在”本身 “静止”的 “空间—

时间”中，而是 “在” “运动”的 “广延”中。中文的 “广延”，也是有

“扩展”、有 “延伸”的 “运动状态”。

尽管笛卡尔的 “广延”观念被他自己 “抽象”为几何学的 “形式空

间”观念，他在 “几何学—数学”上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但他的贡献在

哲学上也许可以与古代希腊毕达哥拉斯媲美。他们都把 “既成”的 “事

物”观念 “抽象”为 “几何—数”，认为 “数”是 “事物”的 “本质—

始基”，而不是 “水”这类的 “事物”；同时也就把作为 “事物”“存在方

式”的 “时间—空间”“几何—数学”化，这在哲学上有一种被欧洲传统

掩盖了 “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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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哲学有一个注重 “事物”的 “质”的传统，也就是 “概念”的

“传统”。在这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个传统是 “概念论”的。这个传统，从

“经验概念”到 “超越概念—绝对概念”可看成一个 “小结—大全”，黑

格尔可以被看作这个传统的 “集大成者”，甚至是 “终极者”；但这个

“传统” “蕴含”着自己的 “另外一面”。 “量”的问题固然被这个传统

“安置”在 “非绝对—相对”的意义上，但经常会 “僭越”地显示出自己

的重要性，直到２０世纪似乎对这个传统有一个 “颠覆—革命”。

就 “思路”来说，“概念论”用的是 “推理”，而 “概率论”用的则

是 “计算”。

欧洲哲学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强调的是 “逻辑推理”，安瑟伦用逻辑推

理的方式 “证明”“神”“必然存在”，“蕴含式三段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尚需 “启示—天启”来 “证实”这个 “神”。而 “启示”则是一个 “几

率”问题，是个 “机遇”问题，只是如果这个 “几率” “不可计算”，则

是 “天启”，这个 “几率”也是 “天机”，不是 “科学”；然则 “几率”

也应成为 “科学”，即 “可计算”成为一个 “科学”的问题，而不是 “神

学”的问题。

“概率论”当然也要有 “理路”，也要 “合乎逻辑”。如同 “概念论”

要从 “经验”进入 “超越”，从 “相对”进入 “绝对”； “逻辑”也要从

“形式”进入 “内容”，“形式逻辑”进入 “科学—知识论”，进入 “思辨

逻辑”，但其核心仍是 “推理”的程序。黑格尔要把 “经验世界”的种种

“变化”“转化”成 “思辨概念”的 “逻辑”“推演”，使得大千世界成为

一个 “合理的—合逻辑”的 “过程”，“历史 （现实）发展过程”也就是

“逻辑推演过程”，“历史—逻辑”的 “统一”；而 “绝对”作为 “始基”，

因自身蕴含了 “否定”，“异化”为经验世界，“异化”也是 “推理”，这

个经验世界则也可能是一个 “必然性”的世界。

“概率论”“计算” “经验世界—现实世界” “变化”的 “轨迹”，不

是 “可能性”蕴含于 “必然性”之中，而是 “必然性”蕴含于 “可能性”

之中。“概率论”也就是 “可能性论”。也许，它需要的 “逻辑”，不是传

统的 “形式逻辑”，而是 “数理逻辑”。

“数”是 “可计算”的，而且这种 “可计算性”也是 “必然”的，对



概念论与概率论：从笛卡尔说起 １５　　　

于 “经验事物”是 “形式”的 “量”的一面，却是任何 “经验概念”必

不可少的一面。“概念论”者为了 “摆脱”这一面的 “几率”之 “干扰”，

“无限—绝对—超越”的 “概念”则是 “无量”的 “纯粹” “质”的 “概

念”。“绝对”不是 “计算”的问题。

在笛卡尔那个时代， “概念”的 “推理”和 “概率”的 “计算—推

算”的 “界限”大概是不那样分明的；或者 “概率”常常 “蕴含”在

“概念”之中，“广延”的意义常被 “归结”为 “几何学”，“计算”也就

是 “推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也可以说是欧洲近代 “概念论”

的奠基者之一，他和牛顿分别在 “主观”和 “客观”两个方面对 “概念

论”做出了贡献，而他们又都是真正意义上的 “科学家”。只是牛顿将

“时空”“客体化”，“设定”了 “世界”的 “框架”，笛卡尔则将 “时空”

“吸收”为 “我思”的 “内在”“形式”，“空间”的 “几何图式”和 “时

间”的 “数学”的 “连续计算”，成为 “广延”中 “事物存在”的 “内

在”根据。

这种 “概念论”的哲学 “思路”在 “经验”的现实世界遇到了相当

的困难，“概念”与 “经验”似乎也 “产生”了 “二律背反”： “概念”

的 “原则”为 “确定性”，而 “感觉经验”的 “原则”则是 “不确定

性”，这两个 “对立”的 “原则”需要一个 “第三者”来 “协调”，这个

“第三者”在笛卡尔为 “神”。

“神”之所以能起到 “第三者”的 “调节”作用，因为 “神”作为

“世间万物”的 “创造者”，为了使 “感觉经验”不至于 “刹那瞬间”成

为 “虚无”，以便允许 “人”之 “思”形成关于 “事物”的 “概念”，则

“神”“一定会” “不断地” “创造”这些 “事物”，使 “事物” “持续存

在”，“存在”就是 “持存”，就是 “保存”， “神”以自己 “不停顿”的

“创造”来使 “事物”“存在”，亦即 “保护”“事物”的 “存在”。

世间万物有一个 “持续存在”的局面对于 “概念论”来说应该是重

要的。因为一切 “经验概念”，举凡 “日月山川—人手足刀尺”如果 “瞬

间”即变，则缺乏恒定的 “存在” “对象”，“概念”难以 “概括”，难以

“建构”，因 “经验概念”以 “存在者”为 “对象”。于是 “存在” “需

要”“神”的 “创造”的 “支撑”，相应的，“概念”也以 “神”的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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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为 “根据”。

然而，笛卡尔的 “神”，作为 “第三者—协调者”并不会 “令” “感

觉经验世界”“不变”，因为 “神”的 “创造”不受 “限制”，不可能只创

造 “同一个—同一批” “事物”， “神”维护自己的 “无限”的 “创造能

力”，必须 “令”“事物”“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引申出一层意思是： “神” “掌控着” “事

物”“变化”的 “速度”。这使得 “概念论”在 “经验领域” “覆盖”着

“概率论”问题；在这个领域，实际上是 “概率”“支持”着 “概念”。

就 “概率论”言，我们只是在 “较慢”的 “变速”中，才提供 “建

构”一个 “经验概念”的 “良好”“几率”。

并不仅仅是说，“变幻风云”的 “速度”使人难以捕捉，而且是 “速

度”为 “事物”的 “存在方式”， “速度”的改变也 “变化”着 “事物”

的 “存在方式”。

这种观念，也引起了欧洲传统 “时—空”观念的变化，“事物”不仅

仅 “在”“时空”中 “运动”，而且 “运动”及其 “速度”也 “改变”着

“时—空”的性质：“空间”不仅是 “存放”“事物”的 “容器”，“时间”

也不仅是 “追踪” “事物” “连续性”的 “意识”，它们都真正成为 “事

物”的 “存在形式”。“事物”是 “运动”的，“存在”也是 “动态”的。

“存在”不是 “货物” “堆放” “在” “仓库”里，也不是 “内在意识”，

允许 “分割”为 “原因—结果”的 “范畴”。

欧洲哲学的传统，习惯于将 “时间” “容纳”于 “空间”之中，“存

放”着的 “事物”“等待”着被 “思维” “概括”为 “概念”，以此 “建

构”“事物”间的 “必然 （因果）”关系； “概念论”的 “思维模型”是

“几何学”的，关心的是 “事物”的 “逻辑推理”关系，是一种 “静止”

“事物”之间的关系，“事物”的 “表现—现象”固然是 “变化”的，但

“事物”的 “本质—概念”则是 “稳固”的。“概念”将 “事物”“本质”

化，也将 “事物”“固定”化，“思维” “喝令” “世间万物” “保持”其

“自身”。实际上，后来康德想到， “事物自身”乃是一个 “思想体”，是

“思维”的 “产物”，并非 “在”我们 “可知的” “大千世界”中，即不

“在”那为 “概念”做 “窗口”用的 “时空”之中。 “关闭”这个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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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仍有一个 “世界”“存在”，一个 “活跃”的、“目不暇接”的 “世

界”“存在”。这个 “存在 （事物）自身”就是 “运动—速度”， “存在”

以 “速度”“创造—开辟”着 “自己”的 “时空”。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 “神”作为 “速度”的 “调节者”， “勿使”

“过速”而 “超越”作为 “直观形式”的 “窗口”， “勿使” “冲溢”出

“时空” “窗口”之外，而 “逃逸” “人”的 “直观—视线”；在这里，

“神”不可 “直观”，却将 “万物”纳入 “人”的 “直观”中， “等待”

“抽绎”出 “本质”， “建构” “概念”，以便 “合理地—合逻辑地” “把

握”“世界”。

当然，不 “在” “时空—窗口”中的 “事物自身”也可以 “概念”

化，它的 “无直观性”并不妨碍其 “有概念性”。这种 “非直观时空”的

“概念”，正是笛卡尔那个 “无可怀疑”的 “我思”之 “思”，是一个 “包

容万有”的 “绝对”之 “概念”，那 “直观”的 “时空”也都 “包容”

于 “绝对概念”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个 “概念”以 “神圣”的 “全

能”“生化”“万物”，无需 “另设”一个 “万能”之 “神”“掌控”“万

物”之 “速度”，“概念”的 “逻辑—必然性”使 “万物”“运动—变化”

有 “度”。只是这个工作，要等待后来德国古典哲学来做，而至黑格尔，

欧洲传统的 “概念论”方告 “大成”。

然而，当 “概念论”忙于 “建构”自己的 “超越体系”时， “概率

论”也在 “极速”推进。在欧洲，“哲学”与 “（经验）科学”“齐飞”。

“自然科学”的 “突飞猛进”揭开了 “事物自身”的 “神秘面纱”：

原来 “事物自身”就是 “能量”及其 “蕴含”着的 “速度”，“事物”的

“速度—速率”“规定”着 “事物”的 “存在方式”。“什么样”的 “速度

—速率”“确定”了是 “什么样”的 “东西”，“速度”的 “快—慢”“确

定—规定” “事物”的 “大—小”。 “极速”是 “事物”的 “极大”和

“极小”。

“概念”需要 “推理”， “速度”需要 “计算”；前者是 “几何学”

的，后者则是 “数学”的，前者是 “图像 （图式）”的，后者是 “数字”

的。两者之间的 “区别”和 “关系”，在古代希腊已经被意识到，柏拉图

哲学思想的发展，也可以看出这种关系并未被忽视，但从哲学上如何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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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关系，似乎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从一个方面来看，似乎 “速度”“太快”就不太可能进行 “概念”式

的 “推理”，因为 “概念”作为 “概念”，其本身 “速度”为 “０”。 “事

物—对象—客体”的 “运动—变化”如果 “太快”，则难以 “减速”，“刹

那”间 “沧海桑田”则既无 “海”的 “概念”，也无 “田”的 “概念”。

这个 “客体—对象”对于 “概念”式 “思维方式”来说，乃是一片 “混

沌”，不可 “理喻”；“想象力”无法形成 “图式”，从而不能 “建构”一

个 “（抽象）概念”，在哲学上也不能 “出现”“（具体）理念”，即不能

出现笛卡尔所设想的 “在”“广延”中的 “经验概念”。笛卡尔请出 “神”

来 “限制”“速度”，“限制”“事物”之 “运动—变化”在 “经验知识—

经验概念” “可能 （形成）”的 “领域”内， “超速”就是 “超越”，而

“超越”———在欧洲哲学传统意义上是为 “超时空”。

“超时空”是什么意思？ “超时空”是 “超越”牛顿意义上的 “时

空”，也就是说， “概念”式的 “思维方式”是 “有限”的，只适用于

“时空”作为 “感性直观形式”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我们只是 “通过—

借助”这种 “时空”来 “看—感觉” “世界”的 “条件”下，“（经验）

概念”是 “把握” “事物本质”的必然 “方式”。在这种 “时空”中，

“万物”的 “变速”是受到 “限制”的，人的 “感官”是有能力 “直观”

的，“概念”的 “思维方式” （理性—知性）可以将它们 “抽象”为 “概

念”，“概念”与 “对象”可以形成一个 “一一对应”的关系；这种 “时

空”是我们获得 “知识”的第一道 “关口”，第一个 “观测器”。

在这个 “观测器”中，“概念”的 “逻辑推理”是达到 “真理”的途

径，这里的 “计算”，是受这个 “观测器”制约的，这个 “领域”， “计

算”不能 “代替”“概念逻辑推理”。如果发生 “替代”，则 “科学”就会

成为 “算卦”，将原本是 “概率”的问题误当做 “概念”的问题，将原本

是对 “几率”的 “计算”，当做 “必然”的 “推理”。

但 “几率”的问题并不完全 “限制”“在”牛顿 “感性直观条件”的

“时空”之内，就这个 “时空”观念来说， “几率”是 “超时空”的，是

不受那种 “时空条件” “限制”的。 “几率”的 “时空”是 “事物自身”

“创造”出来的。“事物”“自己”“创造”“自己”的 “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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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几率—时空—自由—未来

凡以牛顿 （客观形式）—康德 （主观形式）意义下 “时空”作为

“观测”窗口的， “概念”是达到 “科学知识”的必经之路。以 “概念”

为推理方式的 “逻辑”，是基本的 “工具”。这就是说，凡经过人类 “自

然感官”“进入” “思想”的 “表象”，必通过 “时空” “直观”被 “思

维”“建构”为 “知识”；而不能被 “直观”的，亦即 “不能”通过 “时

空”这个 “窗口”的，则被拒之于 “科学知识” “门外”，是为 “事物自

身”，这就意味着它们对于 “感性直观”为 “不存在”；但对于 “思维—

思想”来说，它们 “存在”。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可以在另一种

意义上来理解，即允许 “被思维”的，就有 “可能” “存在”。 “科学”

“发现”了 “不通过”“经典意义上”的 “时空观测器”的 “事物”的的

确确是 “存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向着康德那个 “不可知

的”“物自体”“进军”，“证明”并且 “证实”了那些 “不在” “经典时

空”中的 “事物”的 “存在”。

把 “我思故我在”的 “我” “括了出去”，成为 “思故在”。这个

“故”不是 “概念论”的 “逻辑” “词汇”，或许为 “概率论”的 “词

汇”。在 “概念论”的 “绝对”意义上，“思维—存在” “同一”。在 “相

对”意义上，则只有 “同一”的 “可能性”。而 “概率论”的思路则是

“凡可能”的，“必将”“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 “概率论”一直 “蕴含—隐藏—潜伏”在 “概念

论”之中，因为在 “经典时空” “测试器”中， “必然性”要 “通过”

“偶然性”“显现”出来，单纯的 “必然性”只是 “形式”的。只有到了

黑格尔那里，“概念论”才告大成，把 “可能性” “纳入” “必然性”的

“概念”体系中；而 “概率论”的发展，似乎以 “可能性”作为 “必然

性”的 “根据—基础”。“概率论”似乎在说，“凡是可能的都 （会）是现

实的”，“可能的”，也就是 “合理的”。“事物自身”固然没有 “经典意义

上”的 “时空”，但它们 “（必定）会”“创造”“自己”的 “时空”。

于是，在 “概念论”意义上只有 “超出”它 “自己”“利用”的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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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器—经典时空”， “思想”才有 “可能” “创造” “自己”的 “时空”，

这就是 “自由”；但这种 “自由”不是 “科学知识”的 “对象”，而是在

那个 “时空”中并无 “对象”的 “自由”。 “自由”是 “道德领域”的

“事”，而不是 “自然领域”的 “事”。在 “自然领域”，绝对意义上的

“自由”只是一种 “可能性”，只是一个 “悬设”，凡 “可证实”的，都只

是 “受限制”的 “自由”；“有限自由”、“自由”而 “受限制”命题本身

为 “自相矛盾”而 “自身消解”。

然而以 “可能性”为基础的 “概率论”似乎在 “支持”着 “自由”

之 “现实性”的 “信念”，“概率论” “令人” “相信” “凡可能的，皆会

实现”。“凡合理的皆是现实的”这句话的意义在于 “合理的”与 “可能

的”为 “同一”。

“量子论”被 “证实”曾引起 “哲学”的 “恐慌”，似乎 “事物本身

—物质实体”这些观念全都被它 “消解”了。事实上，“量子论”与更早

的 “相对论”对于 “哲学”只是在传统 “思维方式”上有一种 “冲击”，

对欧洲传统的 “思路”有一种 “革命性”的 “转化”。而对 “事物本身”

的理解只是 “深化”了，而并未 “消解”。 “物质—物体”只是 “换了”

一种 “存在方式”，因而人们对它的 “认识”，也要有个 “新”的 “视

角”。

按照笛卡尔，我们 “在”牛顿—康德 “时空”框架内的 “生活世

界”，乃是 “神”的一个 “恩赐”。他以 “无所不能”的 “神力” “不断

创造”“保持”了这个 “世界”的 “存在”，使 “人类”“安居乐业”。而

“人类”这个 “相对持存”的 “世界”，在 “茫茫宇宙”中竟然是一个

“特例”，一个 “例外”，一个 “奇迹”。“浩瀚宇宙”可能是一个 “瞬息万

变—亿万变”的 “广漠区域”，它 “在”牛顿—康德 “时空”之外， “开

辟”着 “自己—各自”的 “时空”，亦即以 “速度”来 “建立” “时空”，

不同的 “速率”“规定”着不同的 “时空”。“时空”“在”“瞬息”之间。

“速率”“未决定”，“时空”也就 “未建立”。“速率”的 “量”，“规定”

了 “时空”“维度”的 “量”，也 “规定”了 “事物—物体”的具体 “形

态”和 “性质”，“量” “规定”了 “质”；“量”的 “规定性”作用，使

得 “量”成为 “物”，中文译为 “量子”。 “量”的 “尺度”即是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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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尺度”，“什么”“速度”就是 “什么”“事物”。“事物”的 “什么”

“在”“速度”中 “显现”，“物”“出现”“在”“速度”中。在这个 “区

域”不仅是 “量变引起质变”，而且是 “量” “引起”了 “质”，亦即

“产生—生产”了 “质”。

当然，并不是 “神” “操纵”着这个 “速度”，而是 “自然”本身

“在”“速度”中 “变化发展”，“人” “模拟”着 “自然”的 “能动性”，

“制造”并 “操纵”着 “速度”，“探测”“事物自身”的 “秘密”。

“人”之 “思”面对这 “三个”似乎是 “不同”的 “世界”：我们

“生活”的 “世界”和我们 “观测”的 “两个世界”— “宇宙”和 “量

子”，一个是 “大世界”，一个是 “小世界”，而三个 “世界”原本理应是

一个 “世界”，但科学家为 “建构”一个 “三合一”的 “同一—统一”

“世界观”，至今尚未成功。

在我们的 “小世界”里那些 “物质”似乎因 “高速”而与我们的

“生活世界”“遵循”着 “极不相同”的 “物理规律”。对 “观测”来说，

这些 “极微粒子”似乎只能给出一个 “数据”。我们不可能 “同时” “测

量”到 “粒子”的 “速度”和 “位置”，而在我们 “生活世界”里的

“物体”这一点是容易做到的。这个 “测不准现象”被理解为 “极微粒

子”似乎是 “自由”的，而不像 “生活世界”的 “物体”那样 “遵守”

“必然”的 “物理规则”。

有一种 “不遵守必然律”之 “物质存在”的观念对传统哲学的冲击

是可以想见的。“小世界”和 “大世界”的 “时空”是 “速度” “自己”

“创造”出来的，就连我们 “生活”的 “世界”之 “时空”也是因为 “速

率”被各种 “力” “平衡” “稳定” “住”，才 “出现”的一种 “直观”

“形式”，其间 “万事万物”才有可能通过 “思想”的 “能动” “建构”

一个 “概念”体系，被 “认知—把握” “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

“有权”说，这个世界是 “有规律”的，而 “偶然性”只是 “必然性”的

一种 “表现方式”，连人们的 “社会生活”，也是 “乱”中 “有” “治”，

“乱”也是 “治”的一个 “存在方式”。

如今突然有 “两个” “异类” “世界”，不 “在”我们的 “时空”之

中，也就是我们 “不可能” “直接”地 “通过”我们的 “感官” “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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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它们。我们不仅要 “延伸”我们的 “感官”，而且要 “改造”我们的

“感官”，来 “适应”它们。也就是说，我们要 “改造”我们的 “观测器”

和 “观测方式”，来 “把握”那些 “异己”的 “世界”。

“延伸”“直观方式”要 “依靠”我们的 “理性—思想”，而不是 “依

靠”“千里眼—顺风耳”；“改造” “直观方式”则更需要 “改变”我们的

“思维方式”，我们要在 “概念式”的 “理解方式”中，“突出” “概率—

可能”的重要性；不仅 “概念”是 “事物”的 “本质”，从 “现实事物”

中 “概括—抽象”出来的 “概念” “理应” “允许” “回到” “现实”中

去，而且 “概率”的 “量—数”也是 “事物”之 “本身—本体”，同样

“理应”“允许” “回到” “现实”中去。这就是说， “概率”和 “概念”

一样都具有 “实在性”。更进一步，如果说，作为 “事物” “质”的 “超

出”“感性直观”则 “不可知”，但作为 “事物”“量”的 “超越性”，则

反倒是 “可知的”。就我们的 “生活世界”来说，“质”的 “超越”“一去

不复返”，而那些 “超越”“感官”的 “量”，通过 “理性”“技巧”，“可

能”“回到”我们 “生活世界”来。“量子论”不仅得到 “实验”的 “证

实”，而且我们 “生活世界”里 “运用”这个学说 “制造”的 “产品”在

当今社会，已经成 “生活必需品”。

“概念论”的 “弥赛亚”我们仍然在 “唱” “魂兮归来”，而 “概率

论”的 “弥赛亚”正陆续 “移民”至我们的 “生活世界”来，“造福”于

我们这个 “世界”。

“小世界”如今能被 “生活世界”“利用”而 “产生”巨大影响，“大

世界—宇宙”的 “规律”如何被 “把握—利用”则 “几率”就更加

“小”。尽管我们这个世界也 “在” “大世界”之中，而且是从那个世界

“分”出来的。之所以难度大，关键也在于 “速度”。我们这个世界或许是

“中速”和 “匀速” “变化”， “小世界”的 “速度”虽 “快”，毕竟离

“光速”尚远，那个 “大世界”的 “速度”却 “接近” “光速”。于是人

类的 “能人—科学家”“尚未”给我们 “派出”“弥赛亚”，则只有 “让—

令—等”“神”来 “掷色子”。

爱因斯坦说 “神不掷色子”，也许事实上 “神”就是 “掷色子者—博

弈者”，只是他老人家 “精力旺盛”， “有能力” “不断”地 “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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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能—有可能 “掷”出个 “规律”来，“神” “掌握”着 “统计学—概率

论”的 “秘密”，“遏制—限制” “人”以 “概念”来 “掌握” “规律”，

在这个意义上，“概念论”与 “概率论”又是一场 “人—神” “争夺战”，

对 “理性”来说，是一个 “二律背反”。

然而，“神”“不断”地 “掷色子”，对 “人”的作用又如同 “不断”

地 “创造”那样，恰恰正是 “给出”一个 “机会”，使 “人” “有可能”

“掌握”“概率”的 “规律”。

“人”的 “理性”“意识”到 “概率”的重要性，使 “哲学”的 “超

越”不限于 “概念”的方式，尚有 “概率”的方式。“理性”不仅以 “概

念” “必然”地 “推论”出 “事物自身”的 “存在”，而且 “允许”以

“概率”的方式， “计算”出 “事物自身”的 “存在”； “推论”是 “理

论”的，而 “计算”则是 “实际”的。在这个意义上， “事物自身”—

“事物”的 “本体”— “本来的物体”正就 “在”我们 “生活世界”之

中，只是 “在”我们 “直观—感官”的 “时空” “外”，“在” “另一个”

“时空”之中，对我们 “感性直观”表现为仅仅是 “在” “思想”中，是

为 “思想体”。而实际上，那些 “事物自身”也具有 “真实”的 “实在

性”，是允许 “科学地”“计算—预算”出来的 “现实性”。

于是，就哲学来说，不仅 “概念”具有 “实在性”，而且 “概率”也

有 “实在性”。这就是说，不仅 “必然性”有 “实在性”，而且 “可能性”

也有 “实在性”，而不至于被 “永久悬搁”起来。

“概率”的 “可计算性”，使 “可能性”不仅仅是一个 “希望”，而且

是一个 “预言—预测”，这个 “可能性” “保证”了 “未来”的 “实在

性”。“未来”不停留在 “尚未存在”，而且是 “将来”， “未来”是 “将

会存在”。因而就哲学意义说，对我们 “理性”，不仅有一个 “永恒”的

“现时”，有一个 “永恒”的 “同时”；亦即有一个 “无时间”的 “永

恒”，而且还有一个 “永恒”的 “将来”。这是一个 “有时间”的 “永

恒”，“在” “时间”中的 “永恒”。它的 “超越性”在于 “超越” “现

时”。“将来”是一个 “超越”“现时”的 “存在”，是一个 “可能性”的

“存在”。“将来”“超越”“现时”，“可能性”“超越”“必然性”。

“概念”面向着 “过去”，面向着 “完成”；而 “概率”面向着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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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把 “未来” “转化”成 “将来”。我们的 “生活世界”就是这样地

“来来往往”，“往事”不可 “追”，“来者”尚可 “待”；“确信”“将来”

之 “存在”，乃是因为 “来者”我们已经 “知道”它 “存在”。不仅对它

们的 “质”可以 “推断”，对于它们 “量”也可 “测算”。这个 “将来”

的 “事物”才不仅仅 “可以—有能力—被允许” “预言”，而且 “可以—

有能力—被允许”“预测”。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这个 “在”“思”中

之 “事物—内容”，就 “现时”言只有 “在”之 “可能性”。 “思—在”

之 “同一性”只是 “理论”的，“概念”的，而在 “概率论”的视角下，

这种 “同一性”就具有了 “实际—实在”的意义。


